
第一章 傻姑娘進宮

岷澤縣來了一家富戶，姓李，引起百姓們的熱烈討論——

「這麼大的珍珠，人家居然用來鑲鞋面，沒見過吧？」

「那戶人家連丫鬟都是滿頭釵環，一身綾羅綢緞，根本就像是小姐了。」

「那排場就不必說了，聽聞縣衙上下特地擺了酒宴，為那家老爺接風洗塵……那

宴席上吃的都是什麼，嘿，說出來保準你聽都沒聽過。」

「要是能去做丫鬟，可不就跟去做小姐差不多嗎？」

「昨兒個不就說了嗎？要找幾個長得漂亮的小丫頭進府做丫鬟呢。王大家的，你

可以把你女兒送去啊！」

「什麼做丫鬟啊，我聽說是要選長得好看的姑娘，送到京裏去給人做妾呢！」

孫氏恍恍惚惚地走在路上，旁邊的婦人撞了下她的肩，道：「方才那些話妳聽見

了嗎？如果這李家真是來選姑娘送到京裏去給人做妾的，妳不如把妳家么兒送去，

這種大戶人家選妾室通房的，只在乎長得好不好看，么兒年歲不小了，正經人家

不樂意娶這麼個傻子，連那些個莊稼漢都不願意娶一個擔不起家中活計的當妻

子。」

孫氏低著頭，臉色發白，一言不發，將手裏的藥包捏得更緊了。

婦人又勸道：「妳家成子年紀也不小了，且不說將來成親的錢打哪兒來，就說說

現在，李家要在咱們這兒修私塾，說是不拘高低貴賤，繳了束脩就可以去讀書，

妳難道不心動嗎？趁這個大好機會，妳不如用么兒換一筆錢，好讓成子上學，說

不定將來成親的錢也有了。」

旁邊有人嘻笑道：「我瞧成子同他姊姊一樣傻，送去讀書恐怕也沒什麼大用，留

著錢將來成親才是要緊。」

婦人跟著附和道：「是啊！這些錢你們都掏不出來，現今妳男人還得吃藥，以後

哪還有錢啊？早些把人送走，興許么兒憑著那一副好模樣，下半輩子也能不愁吃

喝。」

孫氏的手抖了抖，面上顯露出一絲猶疑之色，像是經過這一番勸說，終於有些動

搖了。

婦人見她半晌不開口，撇撇嘴懶得與她再說，扭頭與其他人又說起這李家排場如

何大，丫鬟如何漂亮、如何嬌貴，出行的馬車上頭綴了多少金銀珠寶……

孫氏聽著，猶豫的表情漸漸轉為堅定。

她捏緊了藥包，加快腳步回到家。

楊家的院門口是鎖著的，不鎖不成。

楊家姑娘是個傻子，整日都呆呆的，孫氏怕女兒跑出去，跌死在哪道溝裏，於是

每日出門，哪怕只是一會兒，也要將門鎖得死死的。

這會兒開了門，邁進院子裏，便見一個年過十九，仍舊生得如十五、六歲少女一

般的姑娘，披散著頭髮，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

正因為她傻，所以她平日裏都不折騰，往一個地方一坐便是好幾個時辰，起床時

頭髮是什麼模樣，一整天下來便是什麼模樣，卻也不顯得邋遢凌亂，反倒有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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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的乖巧靜美。 
孫氏先將藥煎了，服侍自家男人起身喝了藥，又去做了吃食端給成子吃，之後她

才端著一碗糊糊來到楊么兒面前。 
孫氏放下糊糊，捧住楊么兒的臉，理了理她臉頰兩旁的髮絲。 
楊么兒回過神來，盯住孫氏的臉，燦爛一笑喊了聲，「娘。」 
她的聲音又嬌又軟，讓聽的人心都要化了。 
她的笑容也好看得緊，那彷彿一筆一劃描繪出來的眉眼，乍然靈動起來，哪裏還

像個傻子？倒像是個不知道打哪兒來的小仙女。 
孫氏看著，不禁微微出神。 
楊么兒很快又收起笑意，呆呆地盯著孫氏，變回一副不知渴饑冷暖的傻模樣。 
孫氏的心一緊，指腹輕輕拂過她的臉，微啞著嗓音問道：「么兒想不想吃雞鴨魚

肉呀？么兒想不想穿綾羅綢緞呀？娘送妳去過好日子……好不好？」 
楊么兒懵懂地問：「爹娘和弟弟也一起嗎？」 
「不，么兒先去，以後再接爹娘和弟弟去。」 
對於楊么兒來說，要聽明白這樣一句話的意思都很困難，所以她的表情沒有什麼

變化，看不出喜怒。 
孫氏歎了一口氣，這才端起碗遞給楊么兒，盯著她一口一口慢慢吃光了。 
隨後孫氏仔細為楊么兒梳了頭，還給她別了朵花，又將自己出嫁時那身好衣裳揀

出來給她換上，又揀了塊木炭，給楊么兒描了描眉，這才牽著她慢慢地走了出去。 
 
 
李天吉在岷澤縣待了已有一月有餘。 
他打著來此選婢妾的名頭，實則是為了挑選給皇上沖喜的人選。 
惠帝駕崩後，年十六的太子登基，怎料卻染上了怪病，連朝都上不得。 
朝中老臣心急不已，請欽天監占卜，表示南方岷澤縣有一女子，若為新后，必使

新帝綿延益壽，國運昌隆。 
李天吉乃是淑妃的遠房侄子，太子登基後，她一躍成了皇太后，所以挑選沖喜女

子的任務，皇太后便交給了他。 
可這個活計，看著風光，實則……要命得很！ 
新帝初登基，朝政把持在幾位重臣和幾位王爺手中，多方勢力拉鋸，誰也不願瞧

見新帝當真病體轉好，羽翼漸豐，畢竟如此一來，這些人便沒了繼續把持權勢的

機會。 
所以選什麼樣的人來沖喜，便成了重中之重。 
鄉野村婦為新后，必然成為笑柄，可是這樣還不夠，這鄉野村婦還得要是沖不了

喜、丟新帝臉面的那種。 
可是呢，這種行徑又不能做得太過明顯。 
若是弄個貌醜無鹽、邋遢粗魯的去，其他人未必如何，他李天吉必然要先被那些

裝模作樣為皇上好的人給一人一口口水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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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這件事，李天吉已經半個月不曾睡好了。 
他坐在廳中，喝著涼透了的茶，眉間的皺摺幾乎能夾死蒼蠅。 
這時一名丫鬟快步進來，躬身道：「老爺，今兒個還選嗎？外頭又送了個新的來。」 
「昨天送來的瞧了嗎？」李天吉皺著眉問。 
「沒呢。」 
「那便一併帶過來吧。」 
「是。」 
不多時，幾個年輕姑娘畏首畏尾地被帶進來，不，倒也不全都如此，至少有一個

身量小的，走在後頭那個，態度大大方方。 
待所有人在李天吉跟前站定，他的目光立即被最後那個小姑娘給吸引過去。 
待瞧清對方的長相後，他不由得倒吸一口氣。 
這窮鄉僻壤的，居然還有如此標緻的姑娘！ 
不，不止是標緻，哪怕她穿著粗布衣裳，頭髮有些亂，眉毛也不知是誰畫的，總

歸畫得不大好，但她瓊鼻櫻唇，黛眉桃腮，俏麗若三春之桃。 
李天吉的腦袋轟轟作響，一瞬間甚至動了點把人留為己用的心思，但他到底還是

按捺住了這股衝動。 
他掃視過其他的姑娘，卻遺憾地發現，這些姑娘裏頭，包括前些天他見過的那些

姑娘裏，沒有一個人及得上這小姑娘的相貌。 
李天吉吐出一口氣，招招手示意對方到自己跟前來。 
旁邊的小廝躬身忙道：「她叫楊么兒。」 
李天吉聽岔了，以為是叫「瑤兒」，心想著她的名字也取得好，他不由得露出微

笑。「瑤兒，過來。」 
楊么兒眨眨眼，沒動。這裏對於她來說太陌生了，還有許多陌生的人，讓她一時

間失去了對外界的感知。 
李天吉見狀有些驚疑，扭頭問那小廝，「她這是怎麼回事？難不成是個聾子？」 
那小廝笑了笑，回道：「不是，她是這十里八鄉出了名的傻子。」 
「傻子？」李天吉頓時失去了所有的興致，再望著她那張臉，濃濃的遺憾湧上了

心頭。 
小廝又道：「不過方才她娘送她來的時候，說她傻歸傻，卻乖順得很，讓她做什

麼便做什麼，和其他那些個鼻涕口水混作一團的傻子不同。」 
李天吉懷疑地將她從頭打量到了腳，她站在那裏沒動，的確乖順得很，再瞧她沒

有一絲鄉野村婦的粗鄙畏縮之氣，他心中漸漸湧現了一絲喜意。 
傻子？傻子不是正好嗎？ 
足夠漂亮，行事大方，實際上卻是個小傻子，這不正好全了京裏頭那些人的要求？ 
李天吉一拍案桌，一旁的茶盞跟著一抖，他難掩欣喜地道：「就她了，速速帶她

去洗漱打扮一番，換了乾淨衣裳，明日，不……今日！今日便動身送她進京！」

接著他露出頗為新帝分憂的神色來，又道：「皇上的病體可耽誤不得，如今全天

下的人都心繫著皇上的龍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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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半個時辰，楊么兒便被換上了一身俏麗的粉色衣裙，兩、三個丫鬟將她扶上

了馬車，隨即馬車從李家駛了出去。 
守在牆角的孫氏，怔忡地盯著馬車遠去，腳下一絆摔跌在地。 
馬車內，楊么兒拉了拉身上布料細膩的衣裳，將頭從車簾子探出去，隱約瞧見孫

氏跪伏在地上的身影。 
她呆呆地望著那個方向，一串眼淚滑落下來，臉上卻沒旁的表情。 
兩旁的丫鬟先是被她這樣的舉動嚇一跳，擔心她會摔下馬車，接著看到她落淚的

樣子，又忍不住暗暗抽氣。 
這村姑長得也著實太好看了些，哭泣時像是從仙子眼中落下珍珠水晶似的，漂亮

又讓人心疼。 
 
 
紫絳色篷頂的馬車緩緩駛進京城，徑直朝著永寧巷而去。 
「總算回來了。」一名丫鬟望著前方不遠的李家大宅，鬆了口氣。 
「這姑娘果真是個傻的，一路上只顧著吃喝睡覺，倒也省事。」另一個丫鬟笑出

了聲。 
就快到李家了，丫鬟們朝外一瞧，便見李老夫人帶著幾個媳婦，攜著婆子丫鬟，

已經站定在門前，她們連忙收起打趣的心思。 
她們險些忘了，這個傻姑娘可是要送進宮裏去做娘娘的，就連老夫人都擺出了這

等恭迎的架勢，她們這些打趣姑娘的玩笑話，若是叫主子聽見，被扒掉一層皮那

都是輕的。 
馬車停在李家大門外，李老夫人慈和地笑著走上前來，隨即兩個大丫鬟打起了車

帷，將裏頭呆坐著的姑娘扶了出來。 
楊么兒抬起頭，懵懂地打量著面前的宅邸。 
那門真高呀！兩邊蹲坐的石像也好大呀！旁邊圍著的人也真多呀！ 
還不待她回過神來，李老夫人便扶住了她纖細的手腕，笑著道：「真是個標緻的

姑娘，一路上想必累了，先沐浴解個乏，再換身乾淨衣裳。」 
楊么兒不做聲。 
李老夫人見她寵辱不驚，臉色、目光都未有一絲變化，更覺得這小姑娘不可慢待。 
李家幾個媳婦簇擁著楊么兒往平日裏貴客住的秋香院去了。 
幾個丫鬟婆子伺候著她洗去了一身泥灰，又換上了嶄新的衣裳，而後又為她仔細

梳了雙鬟髻，給她戴了釵環，描了眉，畫了唇。 
楊么兒坐在那裏，任由她們擺弄。 
「姑娘怎麼沒有耳眼？倒是沒法子戴耳飾了。」丫鬟驚訝地說著。 
一旁的婆子聞言便要去取針。 
楊么兒瞥見那針尖，想也不想就抬手捂住了頭。 
「成了，都下去吧。」李家大媳婦當先推門進來，斥退了婆子丫鬟，然後走到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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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兒身邊，親熱地扶住楊么兒的手臂，將她拉起來，問道：「姑娘餓不餓？不如

先用些吃食？」 
楊么兒點了下頭。 
李家幾個媳婦便陪著楊么兒一併用了飯。 
楊么兒傻歸傻，但自己吃喝是會的，只是動作比旁人要慢些。 
滿屋子的主子、僕婦盯著她的模樣，不由得暗暗嘀咕，她真不像從山野鄉村裏頭

出來的，難怪挑了這麼個人。 
「大夫人，老夫人那邊差人來問姑娘可吃好了，好了便即刻送進宮去，太后娘娘

還等著見人呢。」丫鬟在門外行了禮，出聲催促道。 
楊么兒聽見聲音，也歪著頭望過去。 
那丫鬟被瞧得臉頰一紅，馬上低下頭，不敢與楊么兒對視，這位姑娘實在清麗逼

人，讓人只是看一眼都不自覺屏息。 
「那便收拾一番，送楊姑娘進宮吧。」 
「是。」 
楊么兒不知道皇宮是哪裏，只知道這些人要送她去另一個地方。 
她瞧了瞧面前擺了滿桌的菜，忍住了舔唇的慾望，她還沒吃飽呢…… 
但她還是乖乖地起身，跟著一群人往外頭走去。 
接著她又坐上了馬車，馬車搖啊晃的，不知過了多久，來到高高的宮牆外。 
那牆高得仰脖子瞧都費勁兒，楊么兒只瞧了兩眼便不再瞧了。 
丫鬟為她戴好帷帽，扶著她下了馬車，將她轉交給太后宮中特地來接人的宮女太

監。 
楊么兒迷迷糊糊地跟著他們往裏走，倒也不計較身邊的人又換了一撥陌生面孔。 
這於她來說，甚至算得上是有趣的事。 
她從前在院子裏，一坐便是好久好久，見得最多的就是從院牆東面飛到西面的鳥

兒，哪有見過這樣多的人。 
 
 
淑妃是惠帝在位時宮中位分最高的妃嬪，當時的太子早早便失去了母親，一直由

惠帝親自撫養。惠帝去後，新帝便在眾臣諫言下奉淑妃為太后，趙妃為太妃，秦

昭儀為太嬪，餘下的妃嬪則移居南沿別宮了。 
如今太后、趙太妃與秦太嬪便居於東六宮的永安宮中。 
宮人們引著楊么兒到了永安宮。 
年老的嬤嬤冷著臉將她從頭摸到了腳，又命人脫下她的鞋履，讓她只穿著單薄的

襪子邁入了殿中。 
楊么兒觸地覺得涼得很，本能地縮了縮腳，身後的嬤嬤推了她一把，冷聲道：「還

愣著做什麼？還不快進去，豈能讓娘娘等妳！」 
楊么兒聽不大懂她的話，只覺得到了這裏，周圍的人個個都變得兇惡起來，讓她

有點害怕，尤其仰頭一望，這兒的門也高得很，有股迫人的氣勢直往頭上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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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么兒收回目光，順從地進了殿內，只見中間的座上坐了一名年過四十，打扮得

雍容華貴的婦人，她還瞧見對方纖長的手指上戴著尖尖的護甲套，讓人看著就難

受。 
「一個村姑……嗤。」座上人冷笑一聲，似乎連拿正眼瞧楊么兒都不屑。 
旁邊陪坐著的安陽侯夫人笑了笑，說道：「臣婦瞧這位楊姑娘模樣倒是標緻，想

來皇上定是會喜歡的。」 
太后眼底閃過一絲譏諷之色，她左手扶住杯盞，道：「自然會喜歡的。行了，哀

家也不必瞧了，送到養心殿去吧。」她沒什麼耐心地揮了揮手。 
嬤嬤躬身道：「娘娘，還未舉行大典，便將楊姑娘送到養心殿去，只怕多有不妥。」 
太后眼底的譏諷未消，揮手道：「哀家也是為皇上考量，皇上仍在病中，早些將

楊姑娘送過去，興許皇上的病立即就有了起色呢。」 
嬤嬤欲言又止，但最後她還是將太后的話傳達了下去。 
楊么兒糊裏糊塗地又被帶了出去，但她心裏有些高興，總算又能穿上鞋子了，不

用再凍著了。 
待楊么兒走了，太后才道：「李家遞了信兒，說送來的是個傻子，平白放個傻子

在跟前，礙眼也就罷了，要是壞了哀家這永安宮的風水那可不行。」 
安陽侯夫人難掩驚訝。「是個傻子？」 
「是啊。」太后的嘴角微微一翹，刻薄的道：「一個傻子，一個病鬼，倒也是天

生一對。」 
安陽侯夫人聽了這話，冷汗登時便滲出來了，低頭不敢言語。 
楊么兒被帶到另一個全然陌生的地方，這兒的老嬤嬤臉色更為冷硬陰沉。 
老嬤嬤對楊么兒道：「在門外頭給皇上磕個頭就是了。」 
楊么兒曉得磕頭是什麼，但卻不明白，好端端的為什麼要給人磕頭呢？於是便杵

在那裏沒有動。 
老嬤嬤臉色一沉，冷聲道：「來之前李家沒有教過妳規矩嗎？」 
楊么兒歪頭瞧著她。 
老嬤嬤更覺得怒火升騰，抬手便要掌摑她。 
此時門前掛著的帷簾叫人從內掀了起來，一個年輕的公公走出來，盯著那老嬤嬤

道：「鬧什麼呢？擾著皇上休息，是不想要腦袋了？」 
老嬤嬤這才收斂了些，彎腰躬身道：「趙公公，李大人已經從岷澤縣尋得人了，

方才太后娘娘做主將姑娘送過來了，老奴正在叫姑娘在外頭給皇上磕頭呢……」 
楊么兒從帷簾被掀開露出的縫往裏頭瞧，黑黑的她什麼也沒瞧見，但有一股香氣

飄了出來，好聞得緊。 
她心想，裏頭一定是個好地方。 
外頭老嬤嬤和趙公公說著話，裏頭跪地的宮人起身，將龍榻上的少年扶了起來。 
其餘宮人忙去多點了幾盞燈，室內這才明亮起來。 
榻上人的面目也在燭光照映之下變得清晰，如墨揮就斜飛入鬢的眉，如點漆般狹

長深沉的眼，還有淡而無色抿緊的薄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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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張俊美卻又銳利的面龐。 
燭光晃了晃，他眼底的陰鷙多了兩分，面上的銳利倒是褪了個乾淨，看上去就像

是個苦於病體，因而性子陰沉，但實則又軟和無力的少年。 
「外頭是誰？」他問。 
趙公公返身進來，在他跟前躬身，恭敬地道：「回皇上的話，那位……岷澤縣的

姑娘，送來了。」 
少年的面上辨不出喜怒，他命人捲起帷帳撤走屏風，而後歪頭朝門那兒看去。 
他一偏轉頭，眼角似乎跟著洩出了點點光華，端的是一個俊美勾人的翩翩濁世佳

公子。 
旁邊的宮女暗自紅了臉，不敢再看，把頭垂得不能再低。 
少年盯著掛在門上的薄薄帷簾，光影之下，上頭映出了少女梳著雙鬟髻，身形削

瘦，好似只要伸手拽住她的髮髻輕輕一提，就能將她整個人都提起來。 
像什麼呢？ 
少年想起來大約七、八歲時，父皇讓人拎了隻兔子到他面前來，大大長長的兔子

耳朵，直愣愣地豎立在腦袋上，說不出的呆。 
「不用磕頭了，讓她回去吧。」少年的嗓音嘶啞冷淡，帶著一股讓人徹骨透心的

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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